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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你对余姚非遗项目有哪些了解呢？”5月13日，余姚市第三届“童话非遗”少儿故

事大赛复赛在余姚市文化馆多功能厅举行，在余姚生活的 5岁俄罗斯女孩 Dasha以作品 《啷哉

的说法》 参赛，颇受人关注。赛后，她说：“我晓得不少余姚的非遗项目，比如黄鱼面烹制技

艺、袁阁老的传说，还有粗细十番……”

俄罗斯女孩Dasha所说的非遗项目“粗细十番”，属于民间音乐，在2012年8月被列入浙江

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粗十番以击打乐器为主，如锣鼓；细十番以丝竹乐器为

主，如琵琶。但，在击打乐器中，也有细巧的，比如酒盅。演奏者双手拿两只阔口酒盅，盅口

对合，合着乐拍碰击，声音清脆透亮。显然，“粗细十番”源于烟火气的日常生活。

清代余姚诗人胡德辉留有描述粗细十番演出场景的诗句：“何以发聋聩，鼍鼓杂金桡；何

以流雅韵，细乐和笙巢。”这是带着泥土气息的交响乐：唢呐声响，令人联想到电影 《百鸟朝

凤》；二胡音起，令人浮想名曲《彩云追月》。声声锣鼓，迸裂村野的粗粝；阵阵弦乐，沉醉乡

风的温柔。时密时疏时重时轻，交错叠映起伏有致：那是蛙鸣，那是鸡啼；那是捣衣声，那是

爆竹响；有怀伤的低吟，有欢欣的高歌……

“那时候，饱饭不能顿顿吃，我却还凑钱去买乐
器。”现年 75 岁的粗细十番省级非遗传承人杨松炎回
忆自己的 17 岁时光。那年，杨松炎决心学习“粗细
十番”乐器演奏，这个意愿，在他心里已埋了五六
年。早在 11 岁那年，乡里村坊赶庙会，人群中有一
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的汉子缓缓前行，其他人都
笑着避让。杨松炎看那领头的人，觉得好威风，羡
慕之余想到要是自己也能率领一支队伍在庙会走上
一趟，该有多气派。于是，他时常留心着粗细十番
的演奏者们，他们去哪儿演出了，就跟着去观看。
不会演奏乐器，但在演出间隙，摸上一把、假装演
奏 ， 似 乎 也 很 过 瘾 。 有 时 ，
那 些 演 奏 者 看 他 喜 欢 乐 器 ，
会稍微教教他。教的次数多
了 ， 杨 松 炎 就 逐 步 学 习 曲
谱 ， 渐 渐 上 了 手 。 虽 然 生
硬，但听那声响是自己演奏
的，不免激动和窃喜。受此
鼓舞，想当“粗细十番”头
儿的愿望更加坚定了。

杨 松 炎 说 ， 当 时 只 是 想
掌 握 粗 细 十 番 的 乐 器 演 奏 ，
但 在 了 解 粗 细 十 番 的 历 史
后，内心更有一种敬重。传

说粗细十番最早可追溯到大禹治水的年月，是民
间歌颂大禹治水功德的乐曲，后成为宫廷音乐，
以工尺谱记录，以言传身教方式传承。明朝中后
期，渐渐“流落”民间，盛行于江南。“粗细十
番是否能与大禹治水挂上钩？或许只留存在想象
的空间里。但它在明代开始变成江南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倒是有
据可查。”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明嘉靖后期，浙东打击倭患有成，人们
欢庆太平，祈求丰收，纷纷举行迎神赛会活动。各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在
庙会上缤纷登场，争奇斗艳，粗细十番就是其中备受称道的一道亮丽风
景。

由“出风头”的哗众心理到民俗传承的“使命感”，杨松炎对粗细
十番的学习更加认真。锣鼓的敲打相对比较好学，唢呐、二胡等乐器演
奏的知识量、技巧性、熟练度要求则高许多。如果没有一定的意志力，
只靠三分钟热度和浅层的喜欢，往往会半途而废，或只是勉强应付几
曲，很难修成正果。尤其是想当“头儿”，粗细十番的各种乐器都得学
会，都得娴熟，这样在演出的时候才能指点和统领乐队的各个行当，取
得最佳演出效果。在 17 岁那年，用门窗砖瓦卖钱换得生平第一把唢呐
后，杨松炎跟着乐队边演出边学习。“唢呐哪有那么好吹，不经过刻苦
学习，哪怕是涨红了脸吹得再用力，往往连个声响都没有。”手掌上磨
出了茧，嘴唇上起了泡，他并不退却，就当是激励进步的勋章。20
岁，杨松炎正式“出师”了。

依靠唢呐，依靠粗细十番，杨松炎年纪轻轻就有了“饭碗”。那时
候，生产队记工分，“下雨天，村里人没法下地干活，得不到工分。我去
演出，还是有工分。有一阵子，我真为此有些得意。说实在的，仅凭爱好很
难一心一意持久专注，生活的柴米油盐毕竟不可或缺。”杨松炎说，“初中
毕业的我，在那个年代，文化水平还算可以。我没有选择其他行业，一直从
事粗细十番的演奏，抛去热爱艺术的禀性不说，不得不承认搞粗细十番能
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也是原因之一。”杨松炎感叹。要是生活得不到保障，
肯定不能将粗细十番当作职业，也就只能业余玩玩了。

从演出记工分，到后来参加乡里组建
的文宣队，虽然能够养家糊口，但粗细
十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用于民间婚
丧嫁娶、生日寿诞等场合，总体只是于
乡间撑撑市面，尤其从艺术彰显的层面
来看，终究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有点
土，与殿堂学院的音乐好像不能平起平
坐。”杨松炎嘿嘿笑着，略显自嘲地说。余
姚市文化馆一名工作人员则说：“越是民
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土有土的优势，民间
音乐自有不可替代的特质。粗细十番是在
村头巷尾扎根生长的，是在田间地头闻了
稻草烟味传播的。如果仔细分辨，每一
个鼓点，每一声琴音，都有我们这一方
水土的腔调和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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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炎师傅在家吗？”2006 年初夏的一天，余姚市朗霞街道文化站的同志找到干家路
村杨松炎家。杨松炎迎上去，热情接待之余询问有什么事情。文化站同志说，全国正在普
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站根据村里上报的关于民间音乐粗细十番的线索，登门造访了解
相关情况。如果条件成熟，粗细十番将作为项目向余姚市报送，看能不能被列入市级非遗
名录。在那一瞬间，杨松炎感到，民俗文化的春天来了，粗细十番的春天来了。

如果被列入非遗名录，可以理解为特定意义的“登堂入室”，这一刻，可能“梦想照
进现实”。“国家重视了，潜行于民间的文化样式必能扬眉吐气，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
多的尊重。”

2001 年，已经传承粗细十番约 40 年的杨松炎，在村里组建了民乐队，有 20 余名成
员，主要从事粗细十番演奏。有关人士指出：“在余姚，粗细十番的演出团队分布广泛，
从山区到平原，从城镇到海边，许多村落有演奏队，只是名称各有不同，有的称坐唱
班，有的叫鼓亭班。如马渚镇姚家村、牟山镇湖山村、梁弄镇五桂村、黄家埠镇杏山
村、临山镇临城村、泗门镇后塘河社区、四明山镇北溪村、鹿亭乡石潭村、丈亭镇梅
溪村、河姆渡镇翁方村、兰江街道磨刀桥村以及大岚镇后朱、戴糜、雅庄、新岚等地
的粗细十番演奏团队，在当地都比较出名。但，重要骨干能坚持数十年且广泛而频繁
地开展活动的，还得数杨松炎与他的伙伴们。”

与文化站同志交流后，杨松炎当天就着手整理资料。对他而言，能将相守一生的粗
细十番列入非遗名录，其意义不亚于他自身“登科”。最终，经文化
站统稿，一份相对完整的“粗细十番”非遗材料形成了。余姚粗细十
番具体可分粗十番、细十番。粗十番通常由唢呐两人、锣鼓四至六人
组成。由唢呐和锣鼓配合演奏，当唢呐吹奏时，锣鼓疏而轻；当唢呐
停奏时，锣鼓密而重。唢呐常用曲目有 《过场》《大小开门》《骑马》

《辕门》《云庆》《进城》《双子》《出家行》 等。细十番人员十余人至
几十人不等，通常使用的管乐器有笛、箫、笙、小唢呐等，弦乐器有
板胡、二胡、高胡、中胡、四弦胡等，弹拨乐器有月琴、琵琶、三
弦、金刚腿、秦琴等。专业人士称：“粗细十番的魅力不在一人一
器，而是依靠全体演奏人员的默契配合，高低轻重、强弱缓急，都要
调度得当。将击打器乐与丝竹器乐有机配合，音色丰富，音调动听，
粗犷与优雅相间，高亢与婉转并存。”

当时在余姚市文化部门从事非遗工作的陈科回忆说：“收到朗霞
街道报来的粗细十番材料，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2006 年 12 月，
余姚粗细十番被列入首批余姚市级非遗保护名录。2008 年 5 月，被列
入第二批宁波市级非遗保护名录。在名录中，杨松炎所在的朗霞街道
干家路村成为余姚粗细十番传承基地，而他自己也成为登记在册的传
承人。一时间，余姚粗细十番名声大噪。杨松炎与他的团队经常受邀

参加各类大型演出，不再局限于红白喜事和贺寿堂会。比如，在余姚市村落文化艺术节
上，杨松炎带着团队全阵容参演，成员身着唐装，怀抱民族乐器，庄谐相宜的漫长仪仗款
款而行，仿佛古时庙会的经典场景“复活”，声声传统乐音萦绕，张弛有致，高低错落，
似珠落玉盘，若雷鸣天际。如此氛围，令观众一时不知今夕是何年。

在重要平台上的一场场演出，让杨松炎与他的民乐队收获更多的“订单”：“杨师傅，
下趟请到阿拉村里来演出啊。”“老师傅，我们单位正在开展一项活动，可否专题创作一个
节目啊？”于是，杨松炎利用粗细十番的传统元素创作了宣传反腐倡廉的新曲目 《结婚之
前》，创作了用以宣传消防安全的新曲目 《靠山》 等，一经演出，受到群众欢迎。

粗细十番还吸引了高等院校、艺研院所的青睐和调研。如 2017 年，宁波大学有教授
带领学生赴干家路村开展粗细十番的曲谱记录与调查。2022 年，长期关注、扶持粗细十
番保护利用的余姚市文化馆、余姚市非遗保护研究中心，持续组织力量，从传承人访谈、
演出实录、专家对话等环节，对余姚粗细十番开展抢救性记录拍摄，形成珍贵的体系式影
像资料。

世纪初的确幸：摇曳亭亭芳华 “这个很容易学的，你常
来，我包你学会。”年过七旬
之后，遇到对粗细十番感兴
趣的年轻人，杨松炎总是这
样出言“诱惑”。其实，真正
学深学透，那是得经一番苦
寒的。但先让人尝试是第一
步，这也算是拓展“群众基
础”。看着年轻人参与进来，
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会想
起自己年少时对粗细十番的
喜爱曾是那么灼热。喜欢一
样东西真是一辈子的事情。

杨 松 炎 早 就 过 了 法 定 的
退休年龄，但演奏粗细十番
没有退休一说。他时不时会
拿 起 每 一 样 乐 器 操 练 一 遍 ，
受邀演出时，仍会带着团队
亲自上台献演。尽管身体还
很健朗，他却意识到培养后
继 者 、 接 班 人 是 当 务 之 急 ，
要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
形 成 一 个 老 中 青 培 育 梯 队 。
待 到 真 正 不 再 接 触 “ 业 务 ”
了，他决定将衣钵和在民间
音乐界的“江湖地位”倾授
给所相中的那个年轻人。

可 是 ， 这 样 的 年 轻 人 ，
杨 松 炎 至 今 没 有 找 到 。 他
说，这个年轻人必须对粗细
十番有深切的喜爱，同时要
为人品质淳朴、做事富有韧
劲 。“ 要 让 更 多 的 年 轻 人 学
习、掌握粗细十番，在日常生活中相随相伴。这
样，对习练者来说，能丰富生活获得乐趣甚至赖
以为生；对非遗项目来说，则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甚至发扬光大。”其实，多年来他带出的徒弟已是

不 少 ， 只 是
早 先 的 那 批
徒 弟 如 今 年
岁 也 不 小
了 。 而 近 几
年 带 的 几 个
小 后 生 ， 很
难 称 心 如
意 ， 有 的 在
技 术 掌 握 上
似 乎 缺 少 天
赋 ， 有 的 在
行 业 选 择 上
有 些 心 猿 意

马。
2012 年，杨松炎受邀到附近的许家场小学教

学生学习粗细十番，他教得很认真，一些学生也
学得很用心。但小学生中的苗子，距离能真正入
行还太远。“给小朋友授课，我认为应以体验为
主，让他们以家乡有粗细十番这样的非遗项目、文
艺瑰宝为荣，在他们的成长记忆里，有这么一种乡
土文化的音乐浸润就可以了。”杨松炎说，“可授衣
钵的徒弟，还得在社会年轻群体里寻觅。”

余 姚 粗 细 十 番 在 各 个 乡 镇 有 不 同 的 传 承 谱
系。作为非遗传承基地的干家路村，据村里老艺
人陈均定回忆，有名有姓的第一代传承人可追溯
到泗门镇海南村的大来师傅。在 1949 年之前，大
来师傅带出了徒弟杨庚南、陈均定，他们为第二
代传承人。之后，便是第三代传承人杨松炎、干
巨明、孙传忠、张坤、周质培等。杨松炎等人又
带出第四代传承人杨州洪、谢荣珍、曹夏琴、曹
佰军。当然，目前余姚粗细十番的传承顶梁柱还
是杨松炎。他等待着 1985 年后出生的那个或那群
年轻人，出现在粗细十番的传承谱系中。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余姚市文化馆、受访
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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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采访杨松炎。（李荣荣 摄）

杨松炎沉醉于二胡的丝竹乐音。（方其军 摄）

杨松炎“诱惑”年轻人接触击
打乐器。 （方其军 摄）

粗细十番表演。粗细十番曲谱。

杨松炎带领乐队表演粗细十番。

在江南
遇见烟火气的“交响乐”

——省级非遗项目“粗细十番”传承侧记
方其军


